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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加快,乡村发展和治理水平仍旧有待提高,青年新乡贤作为乡贤群体的

中坚力量嵌入乡村治理,有利于乡村治理水平的提高,通过人才振兴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在乡村治理实

践中,青年新乡贤面临着角色权力模糊,政策机制不完善,参与渠道受限及社会认同感低等困境。只有

明确新乡贤角色和权责,完善政策及保障机制,搭建多重参与平台和渠道并通过厚植乡贤文化来增强

青年新乡贤的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青年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推进乡村振兴

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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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China's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continues to accelerate, and the level of rural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still needs to be improved. Young new villagers are embedded in rural governance as the backbone 

of the rural virtuous group,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rural governance level, and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through talent revitalization. In the practice of rural governance, 

young new villagers are faced with the dilemma of ambiguous role and power, imperfect policy mechanism, 

limited channels of participation and low sense of social identity. Only by clarifying the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new villagers, improving the policies and guarantee mechanisms, building multiple 

participation platforms and channels, and strengthening the culture of the villagers to enhance the social 

identity and sense of belonging of the young new villagers, promote the young new villag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rural governance, improve the level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and promote the proces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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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是继2020年我国决战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胜利后,中共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1]。2023年农业

农村部联合相关部门印发《“我的家乡我建设”活动实施方案》

鼓励引导各界能人志士返乡建设家乡[2]。这些政策条件为新乡

贤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了良好的政策语境。同时,随着我国现代化

建设不断加快,城镇化和工业化不断推进,农村地区被裹挟着往

前,与此同时,农村大量劳动力流入城市,乡村“空落化”“老龄

化”等问题突显[3]。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

务依然在农村[4],将人才振兴嵌入乡村治理,重视新乡贤治理主

体和地位,提高乡村建设发展水平,助力乡村振兴是重中之重。而

青年乡贤是新乡贤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继承传统乡贤精神的

基础上,又结合了新时代特点和青年群体特质。青年人才转化为

新乡贤,不仅可以补充壮大新乡贤治理主体的队伍力量,激活基

层多元化治理模式,还能促进基层治理获取持续性和创新性的

赋能。故,对青年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困境展开研究,优化参与

路径,对于乡村振兴有着重要意义。 

“乡贤”是在中国本土历史文化等条件下产生并不断丰富

的一个概念并有着丰富的研究。学界认为乡村士绅是古代公共

权力结构中的重要阶层,并发挥着辅助管理的各项角色[5]。“新

乡贤”则是由传统乡贤的基础上继承发展而来的,其生成原因、

群体构成、角色作用等都与传统乡贤有着本质区别[6]。“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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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新的社会环境、权威来源、治理机制等[7]。根据不同的身份

属性可以将其划分为“内生或外生”“在场或不在场”、“返乡服

务型”、“返乡创业型”以及“工商精英投资故乡型”等等[8]。新

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是我国现实的需要,由于部分基层治理中乡

贤会和村两委边界模糊,管理机制不清晰,乡贤人才参与难度较

大,人才流失严重[9]。离乡的青年人才不愿意返乡,导致治理主

体内生动力不足,人才断层现象加剧[10]。青年人才嵌入乡村治

理机理复杂[11],面临诸多困境有待解决,因此要优化参与路径,

健全政策鼓励,并通过乡贤文化和乡土情怀的感染,吸引青年人

才成为弥补新乡贤持续性发展的后备力量[12]。要完善新乡贤组

织运行机制,培养人才队伍[13],建立相应的表彰制度,通过强化

利益疏导来实现多元共治[14]。 

1 青年新乡贤参与基层治理的现状及困境 

青年人才有效转化为新乡贤,作为群体内的新兴力量,进一

步整合了各方资源,形成治理合力,弥补了传统治理主体的不足,

促进了多元共治格局。其次,乡村青年教师和青年基层干部等也

是青年新乡贤的重要组成部分[15],他们在推动教育、医疗、文

化等乡村公共服务建设中发挥着协同组织的关键作用。相对其

他乡贤主体来说,青年新乡凭借自身技术、学习经历和管理经验

等优势,经历“在乡-离乡-返乡”后经济实力或人脉资源得到拓

展,将新理念和新资源注入乡村,并运用新时代互联网技术转化

社会资本[16],推动乡村产业的转型升级。同时,青年新乡贤能够

运用更多新颖的方式传承和弘扬乡村优秀文化,并赋予其新的

时代内涵,弘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7],大幅提升村民对

乡村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增强乡村凝聚力和向心力。可见青

年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就目前来说,在基

层治理中,青年新乡贤面临着诸多困境和难题,制约着乡村治理

水平的提高,阻碍着乡村振兴进程的步伐。 

1.1角色定位模糊、权利边界不清晰 

全国各地能人志士返乡建设活动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新

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初步取得成效但发展缓慢,云南省从2022年

开展干部建设家乡等一系列活动,但并未得到良好的延续和发

展。这与新乡贤主体定位不明确,职责划分息息相关。目前新乡

贤作为治理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主要方式还是建言献策、捐献

物资、化解矛盾和引领带头等。这类参与方式和活动存在间断

性、单一性和随意性,少有特定的形式、期限和地点。就云南省

曲靖市Z区来看,成立新乡贤组织的很少,大部分新乡贤都是通

过村两委和村民大会参与村域事务决策。“平时有事村书记就在

群里通知一下,需要我们干啥就打电话发消息联系...基本上就

是这样...”青年新乡贤作为治理重要主体,其角色定位在学界

和社会实践中都没有清晰定位,其参与的权利边界和自身权益

保障的相关问题也没有得到重视,导致青年新乡贤在参与过程

中会与政府权威、公权力等产生不协调,乡村治理工作开展受

阻。权利边界的模糊进一步导致青年新乡贤权益受损,其参与积

极性受挫。 

1.2政策支持不足,保障机制不完善 

首先,关于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相关政策并未形成完

善的体系,均是作为乡村振兴的一种可行性方式嵌入基层治

理[18],并未有专门的成体系的政策和方案被提出。青年新乡贤

在基层治理实践中更多是基于对家乡的热爱和乡土关切。“前年

带头筹资修这条路的时候难免占用到村民的土地和院子,我们

去做思想工作,吃了很多闭门羹,还牵连自己父母被骂...很多

时候也很委屈,但是想着我们村子环境变好,道路通畅么还是可

以忍受...”政策将青年新乡贤这一主体呈上治理舞台,但没有

对其应当享有的权利、权益和荣誉给予肯定和保障。有部分地

区对新乡贤进行评选并嘉奖,但是这些嘉奖依旧停留在精神层

面,没有关注到作为新乡贤的青年人才返乡建设所面临的就业、

住房等基础保障问题。这些基础保障才是青年新乡贤长久扎根

乡村的必要条件。其次,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相关政策没有很

好的和各项人才引进政策衔接。本质上来看,人才引进政策中涉

及众多青年人才是来自于乡村并将在未来的工作中服务于乡村

的,他们在未来很可能转化为新乡贤,并与大学生村官、三支一

扶等青年人才并肩作战。这类拥有一定公权力或来源于政府单

位的治理力量本可以弥补乡村青年新乡贤的不足,还能进一步

协调基层主体和政府部门的工作,但目前相关政策没有得到良

好的衔接。 

1.3治理机制不全面,参与渠道受限 

乡村治理权威结果出现新的变化,在以往的法理权威主导

下,伴随着新乡贤这类主体的出现,魅力型权威和服务型权威比

重增加[19]。青年新乡贤正是依托魅力型或服务型权威获得村民

的信任,拥有了一定话语权和影响力,从而参与到乡村治理过程

中。但参与治理的机制不健全,往往依赖青年人才的主动和自发

参与,形式也较为单一,主要通过相关会议、微信或电话联系,

缺乏规范化的参与机制和平台。因此,青年新乡贤在村域参与治

理的方式受到限制,参与治理的程度也被削弱。特别是一些需要

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的创新性想法和方案难以传达和实现。“我

们几个想着把撂荒的耕地用来种植草皮卖,合作方都找好了,村

委说耕地不能更改土地性质不能种草,村委和乡政府沟通又说

要和林业、国土等相关部门一起协调,这个事情难办,因为耕地

红线不能越...后面就不了了之...”青年新乡贤本身拥有多重

身份,他们要在兼顾家庭和自身发展的基础上来参与乡村事务,

没有大量的精力投身于基层事务,而专职于此的村干部缺乏能

力,基层政府分身乏术。因此,治理机制不全面和参与渠道受限

进一步阻碍了青年新乡贤参与基层治理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

也阻碍着乡村的发展。 

1.4缺乏法理权威,社会认同感低 

青年新乡贤基于自身学识、经历、技能或资源获得村民的

信任,具备了一定影响力,但是其参与治理的权威不是法理和公

权力所赋予的权威,在参与治理过程中身份认可度相对较低。青

年新乡贤本就是活跃在各乡土领域的,有着一定地域限制,因此

青年人才作为新乡贤的身份在社会其他领域难以得到重视和认

同。在基层治理实践中,青年新乡贤虽然能够获得村民和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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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任,但其参与程度较低,多为建言献策、协调引领等公共事

务。基层干部和部分村民依旧存在保守观念和权力倾向,甚至少

数干部会存在排斥心理,认为自己的权力和话语权遭到挑战,民

心波动,阻碍基层治理稳定性。“我们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大多

数还是很赞同,支持我们的想法...村民大会举手表决的时候很

多人就变卦了,因为村干部不是很同意,开会时也表态了...”体

制外的新乡贤与体制内的权威可能形成紧张关系[20],并且在切

身利益纷争或治理过程存在异议时,村民会更倾向依赖于有政

府背书的基层干部,而不是青年新乡贤。青年新乡贤缺乏权威支

撑,号召力有限,认同感相对较低,其参与基层治理的具体实践

也因此受限。 

2 青年新乡贤参与基层治理的路径优化 

2.1规范新乡贤组织、赋予法定身份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必然要依托一定的组织和形式,科学

化和规范化的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新乡贤参与治理的效

能。首先,规范化的组织可以增加新乡贤群体的归属感和被认同

感,从而吸引和激发更多青年人才返乡,有利于新乡贤人才队伍

的建设,为新乡贤主体的壮大和文化的弘扬提供载体。专门的新

乡贤组织才能形成良好的沟通协作机制,促进新乡贤参与治理

的程度和效率。其次,新乡贤身份的法定[21]意味着权责的明确,

角色定位的清晰。青年新乡贤作为乡村治理主体中坚力量,积极

参与乡村事务,协助基层干部工作,明确的身份界定有利于社会

的认同和尊重,也是对新乡贤的肯定。同时权责的法定可以有效

缓解在基层治理中由于职责分工不清晰、权利边界模糊所带来

的矛盾和冲突。应当赋予青年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法定身份,

并对其参与的形式和组织进行规范化。 

2.2加强党建引领、完善政策和保障机制 

首先要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党建引领作用,乡村治理才能拥

有坚强有力的政治保障[22]。要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不断健全

基层自治,深化青年新乡贤民主纽带。村干部、党员和青年新乡

贤的人才队伍可以更好的发挥基层治理效用,在党员先锋的带

领下,将新乡贤参与机制融合到治理的全过程。其次,要加强新

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政策支持,有关部门出台新乡贤组织建设,

资金扶持和审批服务等各方面的政策,保障青年新乡贤权利的

同时也让新乡贤嵌入乡村治理有系统的制度作为依据。并且,

要健全新乡贤保障机制,只有维护了广大主体的权益,才能更好

的激发青年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加快新乡贤激励机

制的建立,在物质层面要保障青年新乡贤无后顾之忧[23],更好

的投入全过程人民民主。同时,在精神文明层面,要设立公平公

正的评选和荣誉奖励机制,增强青年新乡贤的荣誉感和自身身

份的获得感,并对其贡献做出肯定和赞誉。 

2.3完善治理机制、健全参与和监督机制 

在政策支撑和保障机制不断健全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完善

乡村治理机制,构建参与平台和渠道,并建立多元主体监督机

制。首先,要对青年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选举、决策、监督等

方面构建合理的运行机制[24],在提高治理效率的同时提升新乡

贤参与程度。其次,根据乡村实际状况和治理主体构成搭建科学

的参与平台,畅通基层干部及新乡贤与政府部门的沟通渠道,建

立多重沟通协商机制,保障基层治理意愿不被阻断。另外,青年

新乡贤本身由“私德”和“公德”约束,也受到利益的驱使,故

在青年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要嵌入与之匹配的监督机制,

在保障青年新乡贤权利的同时也维护广大村民的民主权利。 

2.4厚植新乡贤文化根基、提升社会威望 

基于我国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挖掘传统乡贤文化

中优秀的部分,并结合现代文化推陈出新,为新乡贤参与治理营

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增强民众对新乡贤身份的认可,营造共治氛

围。乡贤文化的弘扬有利于增强青年新乡贤的荣誉感,促进其参

与治理积极性。将乡贤文化同我国传统节日文化等结合,抓住青

年新乡贤返乡时机[25],协商乡村公共事务,将文化氛围浸入到

治理过程,增强青年新乡贤同村民、村干部协同合作度。其次,

基于新乡贤文化订立村规民约可以提升乡村文化环境,留住新

乡贤,最大限度地发挥新乡贤的作用[26]。青年新乡贤擅长使用

信息化工具设备,应当鼓励青年乡贤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创新乡

村文化表现形式,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另外,还能

将新乡贤文化纳入中小学乡土教育课程,增强学生对乡村文化

的认同感和传承意识,并为新乡贤人才队伍建设储备新的代际

力量。 

3 结语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既是传承发展的需要,又是基层治理

的现实需要。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人才振兴,青年作为人才队伍

的中坚力量也是新乡贤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新乡贤参与

乡村治理能有效提高治理水平,但目前来说青年新乡贤参与乡

村治理面临角色定位不清晰、政策保障不完善、缺乏认同感等

诸多困境有待解决。要纾解这些困境必须要通过法定权威来

界定青年新乡贤的权利和地位,通过系统的政策来保障其权

益,通过厚植乡贤文化来提高其社会认同感。在乡村治理中必

须要重视青年新乡贤这一主体,并为其嵌入基层治理提供良

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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